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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遮蔽到超越：人的价值认知与实践创生

朱必法 孙伟平

摘 要 “人”在审视自身价值过程中，经历了从最初的“自然膜拜”“英雄崇拜”到“上

帝崇拜”的过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理性之光冲破了神学的束缚，开启“人”重新审视自

身价值的新旅程。在生存与发展、自我与社会之间的权衡中，“人”在价值认识中出现了自我

偏差。对人的价值进行反思，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克服极端利己主义、急功近利、自由

主义和庸俗化倾向。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超越自己和创生自己，“人”才能更好地实现与自然和

谐共生，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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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哲学的发展史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价值论的历程。这个过程正是哲学的目光从对外

在事物的探讨转向对“人”本身的探讨的过程，它彰显出哲学本有的“人学”性质和价值关切。卡西尔在

《人论》中说：“从人类意识最初萌芽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

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1]（P5）哲学本来就是最高意义上的
人学，“认识人自己”从来就是中西哲学共有的价值理想。彭富春教授曾经指出：“人是人自身哲学的起点

和终点。当哲学与人同一的时候，哲学将永远能保持自身、返回自身并达到自身。”[2]（P20）从《德法年
鉴》到《巴黎手稿》，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资本论》，从《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马

克思哲学始终关切的就是人的生存境遇、存在价值。哲学经过漫长时间的推演，跃进到价值论阶段，不

仅传达出一种“人本关怀”，体现出当代哲学转向的人学意义，同时还将人的主体地位及其价值和尊严充

分地凸显出来。然而，人的价值的凸显却经历了一个从“遮蔽”到“去蔽”的漫长过程。

一、“遮蔽”之一：人类认知历程中自我价值的隐而不彰

人类在发展初期，对自身居住的世界充满惊异和崇拜，既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也没有意识

到自己是万物的灵长，而是将“人”的命运寄托于自然。这就导致人类知识的最初阶段大都只涉及外部世

界，并以“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将人与自然理解和“捆绑”为神秘的命运共同体。比如古希腊哲学起初

只关心物理宇宙，宇宙学或自然哲学明显地支配着哲学研究的其他分支。“人类最初的兴趣是对环绕着

自己的自然的兴趣。对大自然的惊异感与神秘感驱使希腊人努力探寻自然的奥秘、获取自然的知识。”[3]

（P3）因为“惊诧”而对自己无法认知的自然现象加以神化、对日月星辰乃至飞鸟虫兽产生崇拜。那时候，
哲学一方面以自然为对象，把自然界的“水”“火”“气”等当作万物始基，把自然现象当作“神灵”加以崇

拜，如日月星辰、山川湖泊、风雨雷电甚至动物植物等；另一方面，把人的本质赋予自然，使自然人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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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表现就是赋予某种自然现象以人的形象，让自身得以庇佑，如在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不

仅被视为光明之神、消灾免难之神，还被迁徙和航海者视为保护神。

人原本是自然中的动物，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物，须依赖自然而生存，受到自然法则的制约。人处于

永恒轮回的自然循环中，接受自然法则对人的掌控。费尔巴哈就明确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甚至就是

自然物、动物，自然物包括的动物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物、动物保持着一种朴素的平衡与平行

关系。尽管这是人类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环节，但是，人类的历史进步恰恰在于必须超越这个环节，哪

怕这种超越充满了苦痛，也必须创造性地加以完成。这就是邓晓芒所说的：“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动物，

人的动物性应当只是人为了完成自己而投身于其中的生命体验。没有这种体验，人当然是不完备的；但

沉溺于这种体验，人就堕落成了单纯的动物。动物性只是人的外在的事实，人的内在的生存则是对自己

的不断超越，不断超越既有的事实，而且超越人自己所造成的事实。人永远是未完成的。……人的存在

是能动的创造，是对现状的不满、痛苦和自我否定。所以，人不是别的，他就是‘做人’，就是自己决定去

扮演一个前所未有的角色。”[4]（P176-177）
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人们由对自然的崇拜开始转向对征服自然的英雄的崇拜。于是

英雄走向神坛，人类从“自然神”的奴仆转变为“英雄神”的奴仆。在古希腊神话中，人们崇拜为人间盗来

天火的工匠普罗米修斯，在希腊巴特农神庙中供奉的神灵也都是人间的英雄和能工巧匠。这时，英雄崇

拜已然从外在的“自然”不自觉地转向了“人”自身，尽管这只是对少数英雄的自我价值的肯定。

如果说自然崇拜使人被部分地遮蔽，英雄崇拜使部分人被遮蔽了，那么在宗教崇拜中，人依然面临

被遮蔽的风险。恩格斯曾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

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5]（P666）在基督教那里，神被看作是
至高主宰，创造着宇宙的生命并掌管着宇宙的运转，上帝全知全能，人无知且渺小。正如中世纪的神学

家安瑟伦所说：“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里就受到尊重。不顺从自己的人，便顺从了上帝。可见，你应当

把自己看得很微小，这样，在上帝的眼里，你就是大的；因为你愈是为人间所蔑视，你就愈是得到上帝的

珍视。”[6]（P53）对此，邢贲思教授批评地指出：“这种理论是要人否定自己，把人沦为上帝的附庸、上帝
的工具、上帝存在的证明物。除了否定人的价值以外，神学还竭力贬低现世生活的意义。”[7]（P212）在
奥古斯丁看来，上帝是最终的实在，上帝创造一切，包括人类自身。人人都有原罪，天生就是罪人。为了

重建自我、改过自新，必须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和神的恩赐。宗教崇拜不仅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人

们对尘世生活的乐趣，而且允许人们自我摧残、自我戕害以表示对神的虔诚，以至于“人”在“自我认知”

的过程中呈现出不自觉、不自知的状态，“人”进一步被遮蔽。可以说，这是对人的价值的一次巨大否定，

在人的价值发展史上无疑是一次倒退。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重新开启了审视“人”的自身价值之旅。从此时起，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

进入争辩的空间。“对关于人的一般理论的探究，现在是以经验的观察和普遍的逻辑原理为根据了。”[1]

（P18）理性之光、科学精神驱散了神学的束缚，人本主义精神得以发现、继承和发挥，人们强调用“人权”
代替“神权”，用“人道”代替“神道”，开始高扬“人的价值”。“人不再作为一个被禁闭在有限的物理宇宙的

狭隘围墙之内的囚徒那样生活在世界上了，他可以穿越太空，并且打破历来被一种假形而上学和假宇宙

学所设立的天国领域的虚构界线。无限的宇宙并没有给人类理性设置界限，恰恰相反，它会极大地激发

人类理性。人类理智通过以无限的宇宙来衡量自己的力量从而意识到了它自身的无限性。”[1]（P21）例
如，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就突出了“人”这一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功能性；黑格尔也强调人性

的回归，从人的理性和自由出发，去建立真正的人的社会。对此，恩格斯指出：“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

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
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8]（P261-262）“近代西方是一个发现自我、发现人、发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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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时代。”[9]（P125）显而易见，这个时代与中世纪形成了一种极致的反差。
历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人的全面发展和思想解放开始成为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追求，并逐步渗

透西方文化的价值理念，融入西方人道主义的发展过程，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历尽曲折。人

在摆脱神的统治之后，并没有像启蒙思想家预期的那样获得真正解放。相反，人又被物、被资本统治，人

的价值异化为物的价值。人的全部注意力被自然物和作为人造物的商品主宰，完全服从和服务于资本

追求利润的需要，人只能从对物品的享受中获得“虚假”的满足。结果是，内在的人性比不上外在的产

品，灵魂的高贵比不上财富的华美。当物的价值上升伴随着人的价值贬值时，人与物的关系就处于颠倒

状态，物质的客观世界挤压和遮蔽人的价值世界。卢卡奇曾言：“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

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

的一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10]（P152）可以看出，近代科学技术对人个性的消弭，是在人控制自然
的表象下被自然控制。这种控制与反控制，表现为人每每在自然面前胜利一次，自然都报复了人。控制

自然和控制人实际上是同一历史过程。正因如此，随着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人越来越被自然

和权力支配，并最终丧失自我 [11]（P40）。
诚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人的解放过程中起到过重要的助推作用。不幸的是，资本主义为人的解放

创造社会条件的同时，也将人的发展抛向可怕的深渊。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带来人的物性化、机

械化、抽象化，人的发展处于极度的片面化状态。异化劳动把人的生命活动变成了仅仅维持其自身生存

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

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

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

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

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12]（P93-94）工人成为仅仅只是会“做工”的人，不，仅仅只是会“做工”
的机器，工人的存在全部受控于资本的逻辑和“特权”，工人的生命彻底被资本化，完全服从于资本追逐

利益的需要，结果是，工人的存在感完全被消解 [13]（P226-227）。文艺复兴时期那种饱满而完整的人性
不复存在，转而被资本主义无情而残酷地解构，成为可怜的碎片。卢梭曾敏锐地看到，人类貌似成为支

配世界的主人，但实际上却更深地沦落为奴隶，“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

隶”[14]（P4）。

二、“遮蔽”之二：人类价值抉择中两种取向的矛盾偏差

人在价值认识的过程中经过了历时性的自我遮蔽，在共时性中又发生了价值冲突的自我偏差。价值

作为一种关系范畴，不但直接受制于人的对象性关系或主客体关系，也受制于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而

价值认知的游离和偏差是产生价值冲突的根源所在。价值认知一方面涉及生存价值和发展价值之间的

抉择，另一方面还涉及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把握。这直接导致了两种情形的价值冲突。

一种情形是，价值主体在考量生存价值和发展价值何者优先时发生游离和偏差。对远古时期的山顶

洞人来说，真理和尊严是一种遥远的存在，他们要追寻的首先是通过采集和狩猎取得食物以及保暖来维

持最基本的存活，所以在他们的价值认知中基本生存价值肯定居于首位。康德认为，不是人的自然本性

而是人的自由、人的道德理想才是人的本质所在，这就赞美了真理与自由。康德说：“人毕竟不是那种彻

头彻尾的动物，以致对于理性向自身所说的一切也都漠不关心，而把理性只用为满足他作为感觉存在者

的需要的工具。因为人虽然具备理性，然而倘若理性仅仅有利于人达到本能在动物那里所达到的目的，

那么在价值方面这就完全没有使人升华到纯粹的动物之上；这样，理性仅仅是自然用来装备人以便其达

到它规定动物所要达到的那个目标的特殊方式，而不给他规定更高的目标。”[15]（P66-67）只有当人实
现了从对生存价值的肯定向对发展价值的肯定转向后，人才真正成为人。尼采的“超人”学说反对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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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状、满足当下，强调人的价值不在于保存生命、维持生存，而是要追求超人般的创造性生活，通过进

取、发展、完善、创造实现人的发展。很明显，尼采将发展价值放在优先地位。弗兰克也强调了人的超越

性。他说：“人是具有这样的能力的动物：能同一切事实上存在的东西保持距离，包括他自己的现实性；能

够从外部观看一切事实上存在的东西，并且确定它和某种与自己不同的，更有说服力、更权威、更原初的

东西的关系。人的本质在于，在其自觉地存在的任何时刻它都在超越一切实际给定的东西，包括实际给

定的他自己的存在的范围。没有这种超越，构成作为个性的人的全部奥秘的自我意识行为就是不可想象

的。”[16]（P75）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五种需求有高低层次之分，每个层次的需求和满足
的程度将决定个体的人格发展境界。每个人在生存价值与发展价值之间进行权衡时，做出的抉择会有所

不同。有的人倾向于生存价值，有的人倾向于发展价值，但无论做出何种抉择都会导致价值冲突，并产生

价值游离和偏差，即倾向于生存价值就会导致发展动力不足，倾向于发展价值又会导致失去现实根基。

另一种情形是，价值主体对待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何者优先时发生游离和偏差。人首先显现为个体

性，因为“精神永远是个性的和与个性相关的”[17]（P2）。密尔指出：“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
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18]（P1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自我价值才是最真实、最重要、最根
本的存在，如贝塔朗菲的“最高格言”就是“人是个体”。他指出：“人不仅仅是政治动物；他首先是个体，

这是高于一切的。人性的真正价值不等于生物实体的价值、有机体功能的价值或者动物群落的价值，而

是由个人思想发生的价值。人类社会不是蚂蚁或白蚁群落，被遗传本能所支配，受超级整体规律的控制。

人类社会是以个体的成就为基础的；如果个体成为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社会就要毁灭。”[19]（P48-
49）康德和诺齐克断言，人具有绝对价值，任何把人当作社会的工具的观念和行为都不可接受。“人是目
的”这一命题是康德和诺齐克道德哲学的一条最高原则和绝对命令。但一直以来，社会科学却相信有一

个在个人之上、个人之外客观存在着的社会，并且认为，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古希腊政治哲学家强

调，在个人与城邦之间，个人应当服从城邦的利益。谈及柏拉图关于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谁更优先时，

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所关心的是他的共和国，所关心的是一个理想的国家，至于那个个人只不过是手

段而已；他和这样一个人建立关系，只想通过他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国，那个个人乃是无足重轻的。”[20]

（P273）这样一来，自我与社会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其实，排除个人的社会概念是虚化的、抽象的、不真
实的概念，离开具体的人就不能理解社会，甚至说就没有社会。正是人创造建构了社会存在、社会结构

和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21]（P188）社会
不能在人之外，更不能在人之上；没有人之外、人之上的社会，只有属人的社会。在马克思那里，“人就是

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1]（P3），只是因为社会是个体的社会，个体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
思的著名论断——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指明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感性的全
部丰富性。如果不能正确评价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自我势必在价值冲突中产生偏差。

历史和现实给予我们的警示是：当我们进行价值的自我审视时，应该避免步入价值误区，必须留意

价值认知中出现的迷误。一是避免对价值主体的认知偏离。自我认知本身绝非易事，个体在自我认知过

程中容易产生自我定位的模糊并使之发生偏移，并往往在高估或低看自己之间摇摆，对自我缺乏理性的

认识。二是避免对“价值目标”的拟定不当。一旦出现自我认知偏差，将直接导致价值目标走向误区，以

至有些人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有些人则畏首畏尾，瞻前顾后。这些都是对自己主观能动性认识不足的

表现。只有充分认识自己、正确拟定目标，才能更好地做出决断，实现有价值的目标。

因此，在自我认知过程中应该避免以下几种极端倾向。第一，极端利己倾向。一方面我们主张个人

自由应该得到最大的尊重和保证，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强调个人并

不具有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自由权利，个体自由总是有边界的。中世纪哲学家阿奎那说：“如果一个自

由人的社会是在为公众谋幸福的统治者的治理之下，这种政治就是正义的，是适合于自由人的。相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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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个社会的一切设施是服从于统治者的私人利益而不是服从于公共福利，这就是政治上的倒行逆

施，也就不再是正义的了。”[22]（P46）譬如，在不成熟的市场条件下，由于缺乏对权力的约束，公共权力
常常溢出公共性与公益性的边界，更多地偏向于交易性，即权力像商品一样用作交换，为部门或自己谋

取私利，极大地扭曲公共权力的运作。第二，急功近利的倾向。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确实能激发一部分

人的积极性，但市场行为同时也引发人们对物质的非理性追求。一些人为了让瓜果长得快一些，不顾瓜

果的自然生长周期和成熟时间，任意施用生长素、催红素等药物，使瓜果的生长周期极大缩短，但品质却

显著下降，残留的药物对人体产生负面影响。第三，自由主义倾向。自由主义倾向即价值选择随意化，全

球化浪潮造成各种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致使人们对如何选择价值感到无所适从。有的人为满足自身欲

望，任个人散漫习性，言行不负责任，行为缺乏担当，心中无信念，主张无原则的放任，极大地败坏社会风

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都强调，不受理性制约的自由不能算是真正的自由。第四，庸俗化倾向。庸

俗化倾向即用世俗眼光来确定价值取向，无视道德、诚信、公正等价值体系的重要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倡导“以人为本”理念，重在彰显价值认知上的“人本关怀”，让人在实践中

发现自己的价值、超越自己的局限，从而达到自我实现，但这并非与“人类中心主义”直接画等号。人本

关怀强调的是哲学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传统，它强调以人为出发点，颂扬人的精神、价值、尊严和力量。

真正的以人为本是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尊重人所处的生存环境，形成文明的社会规范，从根本上让每

一个“人”获得价值和意义。而“人类中心主义”则不同，它是对人主体性地位的过分夸大。过度强调以

“人”为中心，通常意味着不计后果的肆意妄为、不加掩饰的贪婪欲望，表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就是

欲望带来的战争和掠夺，表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则是欲望带来的对自然的征服和对环境的破坏。

人需要不断反思自我，不断反思价值认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人在不断的生活实践活动中，通过与

对象发生关系而获得自身的存在。通过这种活动，人不仅改造外部存在，使之变成与人相关的“人化世

界”、属人世界；同时，人也改造了人自身，使人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命，使人逐渐成其为“人”。正是在人和

人的具体现实生活实践中，人变革世界和改造自身，赋予这个世界和人自身以价值。

三、反思与超越：在实践中创生自我价值

从最初的自然崇拜到对征服自然的英雄的崇拜，从宗教崇拜到人文主义的理性崇拜，“人”实现了价

值反思中从神到人的第一次超越。但摆脱众神统治的人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制度的压迫、资本的奴

役、物化的人性，使人又落入物、资本的笼罩之中，人的价值被异化为物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

盾带来人的物性化、机械化、抽象化，人性被严重地扭曲、撕裂，人的发展处于极度的异化状态。

不难看出，生存价值和发展价值之间的冲突构成自我偏移的一重动因，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

冲突构成自我偏差的二重动因，为摆脱两种动因下人价值冲突的偏移，人在价值反思中的自我超越成为

必然。对此，我们需要积极探求实现价值反思的第二次超越，以摆脱物化的、资本的、制度化的“人”，进

入理性的、自然的、和谐的、自由发展的、人文的“人”。

一是基于人文精神的自我超越。人的全部价值活动（包括价值评价、选择和创造）不仅是人认识自

己、探寻自己的必然途径，也是人提升自己、拓展自己的必然途径。事实上，“人”永远都处于成为人自己

的过程之中，因为“人”并非一个既定的或现成的概念，而是一个无限开放、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概念，人在

基本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中创造着不同的生命体验，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产生着更高层次

的精神需要，甚至打破自身固有性的限制去追求生命价值的自由精神。现实的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也

是有意识、有理性、能思维的存在物，更是有精神能力、精神活动的存在物。这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显

著特征。也就是说，尽管人无法摆脱生理需求、追逐物质需求，但可贵之处在于，人还注意到心灵向善和

精神丰富。人的生命存在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文精神的存在。正是人文精神制造出生活的意义，这

促使人不断反思如何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人所处的社会和谐发展”，让“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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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基于敬畏自然、和谐共生的自我超越。大自然变幻莫测、深远无限且尽善尽美，与之相比，人只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若沧海一粟。在与大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自我显得如此渺小和有限。正因如此，我们

仰望浩瀚星空会觉得深邃莫测，我们身处崇山峻岭会觉得神秘壮观。从价值的角度而言，人需要借助自

然界来存在和发展，适宜的自然环境不仅有利于人的生活与居住，还有助于人的身心和谐。早期人类对

大自然的认知充斥着未知的恐惧，甚至将“人”的自我价值遮蔽去膜拜自然。随着人类的不断实践和认

知的提高，人开始“为自然立法”。到 19 世纪初，当科技渗透人类各种领域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
时，尤其是先进的技术正在以“追求全能全知”的方式“重新创造人类、地球和整个宇宙”[23]（P12）。因
而，面对与人类生活最相关的“技术”，我们需要不断地反思技术领域的边界、技术实践中人的张力，反思

技术渗透下的人对自然的保护和尊重，以彰显技术时代的人文关怀。只有尊重“自然”的规律，尊重“人”

的需求，技术才能发挥真正的用途和意义；也只有立足于“人本”原则，坚持技术的“人本”性质和价值维

度，才能真正将“技术”的内在价值显现出来，让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是基于社会和谐的自我超越。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之中，通过劳动丰富自己

的生活，借助现实的实践活动界定自我的价值。因此，无论是人类自身的产生还是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

都离不开“劳动”这一人类特有的、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存在、社会规范、社会关系都建立在“人”

的基础之上并因“人”而存在，社会生活以极大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形成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观念，诸如

权力观、义务观、道德观、法律观等等。这些观念的形成意在构建人类整体的价值规范，让人不至于因物

欲的泛滥而造成自我认知的迷茫与沉沦。这就是人在超越性上的又一体现。如果说劳动是人类特有的、

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的根本原因，那么人能有意识地通过劳动来规范人类社会

则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在此意义上，“人”通过对价值的反思和审视，构建生命的意蕴和人文内涵。

四是基于自我发展的自我超越。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非但不排斥个人在自由、个性、权利上的追

求，相反，还鼓励个人在自由、个性、权利上的充分实现。因为人之为人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人有超越性，

能够不断超越自己走向澄明之境、自由之境。人能意识到这种自由，才彰显出自身在精神上的高贵与灵

性。此外，自由还让人超越外在必然性对人的限定，让人能够依据客观规律来合理支配自身和外部世界，

进而达到自然、社会和人之间的高度统一与和谐。因此，自由被看作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得以满足的价值，

而价值活动过程正是人自身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的过程。在自我价值的觉醒中，人能以自己的实践能力

和审美能力去打开和揭示万事万物的丰富性，进而确证自己的丰富性。

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的一切都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运转，没有所谓的“意义”或者“价值”一说。人

类产生以后，依据自身的需求对工具进行改造、对世界产生认知和理解、对事物进行归纳与划分，这些

行为仅仅限定在人类的视野与活动范围之内，因此，“人”是价值的前提。这也使人和价值之间产生联系，

促使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日益重视活动的意义与目的，日益关注生命的本质和超越。我们应该“从人自身、

从人自身的感性活动去理解‘人’，把握人的本质和规定性，确立‘人’的哲学地位；同时，又从实际活动着

的人即主体出发，而不是从‘抽象人’、‘假设人’或‘虚无人’出发，依据主体（人）的本性和活动去理解和

把握价值”[24]（P114）。在价值追求上，人不会止步。人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发现更多的可
能性；只有不断地提升自我的内在价值，才能获得新的境界，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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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hadowing to Transcendence:
Human Value Cognition and Innovation Practice

Zhu Bifa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un Weiping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xamining his own value, man has experienced a change from “nature wor-
ship”, through “hero worship”, to “God worship”. During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periods,
“man” broke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 of theology in the light of reasoning, and started a new journey of examin-
ing his own value. In the trade-off between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elf and society, self-bias has
appeared in man’s value perception. To reflect on the value of human beings, we need to adhere to the “people-
oriented” concept and overcome extreme self-interest, quick success, liberalism and vulgarization. Only when
man constantly surpasses himself and makes innovations in practice can he better realize the harmonious coex-
istence with nature and enhance a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s well as a free and all-rounded devel-
opment of him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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